











        这出德国戏剧的英文剧名是"Dead Cat Bounce"。 









   












    


















   
    南艺学生最近排演了一出《再见苹果》，我说他们这个戏是“向戏剧的边缘
冲击”。他们不懂我这是竭力地论证他们演出的价值，而且，这个对他们演出的价值
评价是挺高的。他们感觉很委屈。其实，自 19 世纪末期以后，欧洲戏剧家一直在想
方设法地冲击戏剧的边缘，没有这种冲击，就没有欧洲现代戏剧、后现代戏剧的诞
生。契诃夫和荒诞派是在通过这种冲击扩大戏剧边界的戏剧家或戏剧流派中，成果最
伟大的。这种冲击，首先是在文学内容上取消了情节整一性，走向了内心化，同时也
是叙事化；随后是淡化了文学，发现了以表演为核心的剧场艺术。现在的状况是，观
众与演员的界线可以模糊了，剧场与生活场所的界线可以模糊了，戏剧与非戏剧的界
线也可以模糊了……戏剧可以是街头狂欢，可以是就职仪式，可以是运动会的开幕
式，可以是生日庆典，可以是游行示威，可以是“欢迎领导莅临指导”，可以是心理
治疗……谢克纳教授公然喊出了“我拒绝美学！”并没有人因此而认为他不再是一位
戏剧家；孙惠柱教授在上海戏剧学院办起了人类表演学中心，担负起培养官员表演的
社会责任来。虽然我的老师董健教授对此有过批评，但他批评的主要是官场之作秀，
而不是批评指导作秀的“戏剧”。 
 
